她叫陈晓兰，今年53岁，曾经是上海市一家地段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
1997年至今，八年间她孑然一身，独自调查搜集证据，举报医疗问题。
2003年6月起，她用“一个有良心的医生”的网名，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系列揭露医疗黑幕的文章。
为了揭黑打假，她甚至亲自使用这种她认为有害的医疗仪器，使自己成为一名受害者。
她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同行的反感。
本报记者 张 辰
记者拨通陈晓兰电话的时候，她正在上海闸北某小区的家中忙着准备材料。由于晚上经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陈晓兰的声音中透着掩饰不住的疲惫。陈晓兰说，4年前她一个人搬到现在住的地方。自从女儿有了自己的家庭，她已渐渐习惯这样一个人的简单生活。“现在我家里书房、客厅的地上，全是各种与医药有关的材料，还有不少我自己购买的药，这些都是‘证据’。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基本上就是在电脑前整理准备材料，联系知情人了解情况。”
记者担忧以她多年的举动，还有什么医院能够接纳她。陈晓兰苦笑了一声：“我已经退休了！”记者从她口中得知，2002年，50岁的陈晓兰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编制”退休，但因为其身份特殊，医院没给她办理正式的退休手续。陈晓兰说，她去医保局咨询，赫然发现自己的“四金”账户分别于1999年7月和2001年4月被“强制封存”，但是她既未收到任何通知，也没得到任何解释。
“虽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好在我还可以靠以前的积蓄和父母留下的遗产支撑着。家里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扫描仪、传真机，有些也是朋友支援的。”陈晓兰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隐藏了耐人寻味的艰辛。
谈到目前手头的工作，陈晓兰忧心忡忡地说：“一直以来，我关注的重点都在医疗器械。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些药品的使用。眼下，我准备以‘输液’问题作为突破口，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早日将医疗器械问题的立法提上日程。”
陈晓兰说，输液是一种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医疗方式，但是绝大部分人包括医务工作者都未曾意识到，其中存在着相当大的隐患。“很多病实际上根本用不着用输液的方式来治疗，何况这种方式会增加污染的环节。本来没有质量问题的药品，如果碰上了不规范的操作或者是不合格的输液器具，就会被污染。然而很多医生却将输液当作是一种万能治疗方式。”陈晓兰说，她在很多医院都发现有一些只会让病人输液的“一瓶”医生，“他们的专业水平在我看来一塌糊涂，不论男女老少，不管什么病，都是挂一瓶水了事。”
“实际上，医生完全可以开同样成分的药片给病人服用，但是这样一来医院就赚不到钱了。”陈晓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先锋6号”抗菌素来说，采用输液的方式，算上器械费、药费、治疗费、躺椅费什么的，一下就比用药片的方式贵了六七元钱。
“更可怕的是，药液经过劣质输液器增加了污染。一些无法溶解吸收的微粒可以形成各种异物栓子随血流动，对器官、脏器存在着潜在的栓塞、梗死威胁，使其增加了感染机会。尤其是肺栓塞，在X光等射线下，无法判断出其与癌症的区别，许多医务人员就会按照癌症来进行治疗。”
令陈晓兰更加不安的是，一些医院在补液中擅自加入各种药品的问题更加严重，“现在不少医院将一些中药材提炼出的成分直接加进输液的补液中，有些成分只能用糖水来稀释，但是遇到糖尿病人的时候，不少医生会直接将其注射到生理盐水中。而这种做法完全没有进行过合理的临床实验。”
陈晓兰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当年的名牌院校大学生。15岁那年她下乡做了“赤脚医生”，1976年回上海。从工人、厂医一直做到地段医院的医生，她处事小心谨慎，颇有人缘。陈晓兰说，在同事眼中，她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不计较奖金的多少，也不喜欢讨好领导。“说实话，要不是因为‘光量子’的事情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当年我也不会想管这样的事情。”陈晓兰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是发生在1997年的一件事。
陈晓兰说：“当时我是虹口区一家医院理疗科的医生。一天，一个老病人跑来找我。她说医生让她打激光针，还说不打针就不给开药。这个病人为此很苦恼，因为她见过其他病人打激光针的惨状，几乎每个人都会打哆嗦。”
“我一听，当时心中就一惊。根据医疗常识，我知道打针出现打哆嗦的情况，很可能是一种‘输液反应’，估计所输药液内有不洁物质。我就到补液治疗室转了一圈，那里的护士指给我看一台正在使用的一台电脑主机大小的简陋机器，这就是所谓的‘激光设备’了。我很疑惑：有些药经过氧化光照后，药性可能会改变，再输入病人体内安全吗？于是我仔细检查了治疗仪。发现仪器上写着‘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同时还有ZWG-B2的字样。根据物理常识，所有可见光发出的粒子流都可称为光量子或者光子，而后面的英文字母，很显然就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拼音缩写。所以，这显然只是紫外光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激光’。我立刻明确告诉自己的病人千万不要打激光针。”
然而陈晓兰没有料到的是，在不久后的一次医院全体职工大会上，院长宣布：禁止任何人说“光量子治疗仪”使用的不是激光。“我听完感到更加奇怪，所以就下决心要弄清真相。我找来了‘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的使用资料，看到光量子氧透射的治疗理论是由上海医科大学的陆应石教授提出的。后来我曾两次前往上医大人事处，结果却让我感到震惊——查无此人！”
陈晓兰说，最后她终于了解到：所谓的“光量子透射治疗”一次收费是40元，每开给病人一次，医生可以拿7元的提成。每天都有病人在医生建议下排队打“激光针”，最高峰时一天达80余人次，营业额占到医院的60%以上。难怪院方对她劝阻病人的举动反感。
“越是这样，我越觉得是在坑害患者，仍然坚持举报。1998年3月24日，院方通知我‘全脱产自学’，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就下岗了。到了6月份，上海市药监局查实，和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配套使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其生产许可证编号、卫生许可证编号、产品登记号和国家专利号都是假的，责令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生产厂家被要求停产并回收产品。”
尽管当年的11月，医院作出了“关于陈晓兰同志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但是陈晓兰觉得，至少“光量子”被取缔了，这让她多少有些欣慰。“我万万没想到，这仅仅是一时的，后来我的同事朋友告诉我，光量子实际上还在使用。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区内其他医院，发现情况居然正像同事说的一样，只好又一次到药监局反映，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其他医院没有接到举报，所以无法处理。而且不是谁都可以举报，只有违规医院的职工或受害者才行。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让自己成为受害者。1999年2月1日至3日，我在四家医院接受‘光量子’治疗，拿到了充分证据。终于在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作出禁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和石英玻璃输液器的决定。光量子这才被彻底取缔。”
记者问陈晓兰，当初举报“光量子”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就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她很坦白地告诉记者：“一开始没有想过那么多。但是，母亲的过世给了我很大的打击，她的嘱咐成为我坚持下去的重要支柱。”
谈起自己的父母，陈晓兰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她说：“1999年8月2日，母亲从澳洲回来不久，因咳嗽又去那家医院内科看病，医生改开了复方新诺明、敌咳，一周后病情好转却开始上腹部疼痛，恶心。到了10月10日，母亲才告诉我胃痛了1个多月了。10月15日，母亲的检测报告出来了。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连症状非常典型的幽门梗阻也没查出来，一直当胃炎治疗。在我提出做胃镜后，才发现是胃癌；发现病情之后，手术单上写的是根治术，真正做时却做成姑息术；手术3天后母亲腹痛，值班医生居然什么也不查就决定打杜冷丁……”陈晓兰越说越感到气愤，她觉得只要医生在以上任何一个环节上负责一点，母亲或许就可以多活几年。
“也许我不该学医，不该懂那么多，那样就看不到母亲在医院里遇到那么多‘冤屈’了。”
经一再误诊而病故的母亲的死给了陈晓兰很大震动，而母亲的嘱托更是让她铭记。陈晓兰说，母亲临终前嘱咐：“病人不懂，你作为医生，任何时候都要保护病人利益。”这句话重复了多遍。
陈晓兰告诉记者，2001年2月，经上海市信访办协调，多个部门联合作出了对其问题的一系列处理意见，将她调往另一家地段医院任理疗科医生。“我到了新的医院后不久，又发现了问题：这里为患者提供‘鼻激光’疗法。与‘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简称激光仪)配套使用的是‘口鼻腔光纤头’(简称鼻头)。在我看来，这个东西与原单位使用的‘激光照射’如出一辙。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又是个包治百病的东西，使用范围包括神经系统、心血管、内科、外科四大领域。”
“外包装上写的是‘光纤针’，可是栓状的‘鼻头’怎么看都没法跟‘光纤针’画上等号。”陈晓兰说。随后的调查很快证实，“鼻头”又是盗用了其他产品的注册证号。经她反映，药品监管部门这次很快取缔了“鼻头”，部分经营单位和使用单位受到处罚。
“但是‘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没有被取缔，一种叫作‘光纤针’的东西随后取代‘鼻头’与‘激光仪’配套使用，其过程是：将针头扎在病人手背上注入静脉，药物顺着输液针头里石英玻璃光纤火红色的激光同步注入病人的静脉血管内。我收集的一些光纤针的包装袋上，有些生产厂家明确标明着‘不可输液’，有的却标明‘可同时输液’。”
陈晓兰认为，“光纤针”要扎入病人体内，问题比“鼻头”更严重了。于是，从2003年1月份起，她开始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反映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合并药物输液治疗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4年1月14日召开了一次论证会。国内激光医学领域的权威，解放军总医院教授、中国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顾瑛表示：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疗法的理论在临床上尚没有经过验证，国际上也没有得到承认，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然而，2004年2月20日上午，同样主题的会议再次召开。最后形成的意见认可了III类光纤针的存在，不过要求‘说明书告诉医生如何使用；说明书未说明造成的误用由厂家负责’。”
可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之后，仍有医院在激光照射时加入药物。无奈，陈晓兰说，2004年6月，她继5年前亲身体验“光量子”之后再次开始“以身试针”，希望证明这个情况并且成为一个有资格反映问题的“受害者”。
此后，陈晓兰又发现了一种“高压静电治疗膜”的问题，并涉及医疗卫生领域的“骗保”现象，于是又以受害人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2005年3月1日上午9点，闸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晓兰起诉闸北某地段医院一案。然而在被告医院方的律师迟到40分钟到庭的情况下，案件不了了之，而医院没有派人出席庭审。“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是我一个人三两下就可以纠正的。”
陈晓兰深感道路的艰难：“这些进入医院的医疗器械很多是假冒伪劣产品，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是‘医疗器械’，工商行政以及质监部门都很难对其进行处罚。而药监部门，通常仅是按‘未经注册’查处，一般是罚款了事，很难真正起到惩戒作用。至于对那些注册过的但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骗取医疗费的企业，甚至连罚款也很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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